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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头吟

今日天气确是好极，季春时节，万里无云，清风朗日。我与他

沿着护城河畔的青石板路缓步而行。路边柳树颜色青苍，柔软

地垂下枝条。护城河上时不时行过三两艘画舫，遗落下一串轻

歌曼舞。

其间有一艘画舫格外华丽，外壳流光溢彩，仿佛金玉雕琢的一

般。隔着朦胧的轻纱，依稀可见画舫中怀抱琵琶的美人剪影。

忽有一人从画舫中掀帘而出，两手轻搭在围杆，其中一手执着

一把折扇。那人着一袭不染纤尘的月白衣衫，美目横波，眉眼

美得惊心动魄。他额前几缕发丝零落，神情轻佻，脸上沾一点

灼目的胭脂色。似是觉察到什么，他抬目向我与宋引默处望

来，见我与宋引默并肩而立，如画的眉目蓦地一沉。

他看着宋引默，目光冰冷，眼神微凝。

宋引默迎向他的目光，只淡淡一笑。

这两人从来气场不合，我察觉二人目光相接时的暗潮汹涌，悄

悄拽了拽宋引默的衣角，小声道：「不许搞事情。」

宋引默唇角弯起，牵紧我的手，轻笑道：「好，不搞事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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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唇角弯起，拉着宋引默离了护城河去往最人声鼎沸的坊市。

坊市的街道旁有叫卖糖葫芦的小贩。

我眉眼弯起，挣开宋引默的手，跑上前买回两串红艳艳的冰糖

葫芦，左手拿一串，右手拿一串，献宝似的往宋引默面前一

扬，而后挑眉笑道：「叫姐姐，姐姐请你吃糖葫芦。」

我猜说这话时，我的神情语气定然像极了当街调戏良家妇女的

小混混。

良家妇男宋引默从善如流道：「姐姐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为什么我会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？！

他唇角弯起，眼底划过一丝笑意，不忘摊出一只手来，笑道：

「叫了，我的糖葫芦呢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：「臭弟弟，你抬抬脚。」

他依言做了，垂眸看了看，旋即抬头问道：「抬脚做什么？」

我将两手的糖葫芦一股脑塞到他手里，语重心长道：「我怕你

踩到你掉下的节操。」

宋引默：「……」

与他一路嬉笑打闹着已临近午时，他牵着我寻觅吃饭的地方，

不知不觉便到了天香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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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长街上抬头一望，瞧到与梦中所见别无二致的屋檐。屋檐

尖上翘起玲珑飞角，底下是一扇打开的窗。我在梦中抬头望去

时，窗边立着一个清逸出尘的白衣少年郎。

宋引默见我望得出神，笑道：「便去天香楼用饭，如何？」

我轻轻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他便牵着我进了大堂。有侍者迎上

来，问我们在何处落座。

楼内布局与梦境中一模一样，我循着稀薄的记忆向楼上望去，

果真瞧见角落处那间梦里来过的包间。

我微微一怔，仿佛看到一个碧裙少女从包间推门而出，怒气冲

冲地离开的影像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这段影像便从眼前消泯得无

影无踪。

宋引默轻笑着问我喜欢哪处位置，我只觉喉咙略有些干涩，伸

手指了指楼上那处包间。

侍者顺势看去，为难道：「我们东家有吩咐，这处雅间不许对

外开放，客人再换一间吧。」

侍者言辞恳切不像有假，我不愿为难他，便与宋引默另择了一

处包间。

点罢菜，宋引默垂眸轻轻一笑，伸手帮我拢好额间一缕碎发，

道：「何故如此心神不定？」

我双手捧着脸，抬眸专注地看着他，恹恹道：「这里我仿佛在

梦里来过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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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引默闻言一笑，道：「那桃儿梦里可曾有我？」

我诚实地摇摇头，笑道：「只梦到过一个白衣少年郎，虽看不

到脸，我却觉得他必然生得国色天香好颜色。」

宋引默垂下眼睑，不知在思索什么。有那样一瞬，教我觉得他

的神色几近歉疚。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，见他轻叹一声，酸气

十足道：「我家桃儿不梦我便罢了，竟梦见别的男子。」

我「扑哧」笑出声来，眉眼弯起，问道：「那默哥哥可曾梦见

过我？」

他听见这别样的称呼，刹那间抬眸看我。我略有些不自在地移

开视线，却见他眼睛明亮，唇边笑意明朗，道：「与卿夜夜梦

中见。」

我眉眼弯起，挑眉看他，好奇道：「都梦到我些什么？」

宋引默垂下目光，唇角笑意清浅，轻声道：「你穿着碧色的裙

子，坐在秋千上笑得好看。」

他说这话时，神情温柔认真，不似在说梦境，反倒像是在讲回

忆。这教我不由自主问道：「那梦中的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」

宋引默抬眸看我，眼中一点柔和的笑意，道：「我？我是个伏

在墙边偷看碧裙姑娘的少年郎，想知晓姑娘的姓名，又怕举止

孟浪，唐突了姑娘。」

我略略思忱，盈盈笑道：「若教我瞧见你鬼鬼祟祟地挂在墙

上，我必定以为你是个行窃的小贼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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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静静看着我，闻言眉眼微微一弯。窗外日光下彻，星星点点

地落于他眼中，熠熠如漫天星河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轻轻一笑，又道：「不过默哥哥生得这样好

看，外貌协会如我，没准儿会心软放了你。」

他神情动容，唇角弯起，站起身来，伸手轻轻抬起我的下巴。

我略有些紧张，抬眸看他，见他轻笑一声，旋即俯身过来，在

我额上烙下一个温柔的吻。

而后他松开了我，看我时目光灼灼，道：「若再予我一次机

会，管他什么礼数周全，我定要从墙上跳下来，折一枝最好看

的梅花送至你面前，然后问清你是哪家的姑娘，三书六礼，聘

汝为妇。」

他说这话时语气万分坚定，引得我轻笑着戳他一下，道：「不

过是个梦罢了，竟这样认真，看来某人真是非我不娶喽？」

他轻轻一笑，温柔地瞧着我的调皮行径，脸上无一丝不耐，轻

声道：「是，非你不娶。」

我亦是一笑，与他对视一眼，心底像是揉了蜜似的甜。

日暮微垂时，宋引默将我送回了秦府。我与他告了别，他却不

急于离开，立在府门前，眉眼含笑地看着我。我眉眼弯起，问

道：「何故不走？」

他轻笑道：「我不愿桃儿瞧我背影，待你入府我再离开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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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唇角弯起，如他所言进了府中，回眸悄悄一看，他果真还在

瞧着我，心下一暖，不愿教他多等，笑着加快了步伐。

行至一道垂花门时，恰好撞见出府的赵景明。一身黑色劲装的

少年怀抱着一把长剑，俊俏的一张脸上阴鸷满满。我向他轻轻

一笑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将侧身进门时，他忽而唤住了我。

我不解地向他望去，却见他郑重其事地看着我，轻声道：「映

妆姑娘，我只多嘴与你说这一句，你且听好。若这世上只有一

人不会辜负你，那这人必是秦二。你万不能伤他，否则终有一

日你会后悔死。」

他说罢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，轻叹一口气，似是忧愁的模样，

道：「小爷与你说的话你可不许与秦二说，否则他又要拿小石

头砸我。」而后移开视线不再看我，迈步径直离去。

我怔在原地，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汹涌的难过。我不知这情绪由

来，也不知我是在为谁难过，胸口一抽一抽地疼，疼出我一身

冷汗来。眼前分明一片黑暗，可脑海里却有压抑的画面叫嚣

着，沸腾着，最终消泯，教我未能捕捉。

我背抵着垂花门，慢慢滑坐在地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待沉沉夜

幕长出漫天星河，这股沉重的情绪才得以缓和。

白日里宋引默与我说，曾梦见我穿着碧裙荡秋千，谁知晚上我

也做了这样一个梦。

梦中的师父善种花草，于草木栽培自有一套妙方，即便时至暮

春时节，院中的红梅也一株都不曾凋谢，一簇一簇开得明艳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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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，仿佛只消一瞧这鲜艳颜色，鼻息间都能染上淡淡的梅香。

季春韶光里，我着一袭碧色衣裙穿行过花枝拱筑的长廊，脚步

轻快，行步时裙裾漾漾，恍若惊起波纹的水面。我手执了一枝

梅枝，枝上簇拥了含苞待放，欲绽不绽的梅花。

行过花廊，我悄无声息地驻足在敞开的竹门外，探出半个头偷

偷向里看。月白衣衫的少年正轻低着头研墨，修长的颈项微

倾，举手投足间矜贵得摄人心魄。

他不曾抬头，低垂着眉眼，却仿佛将我的举动尽数收进了眼

底，唇边掠过笑意，道：「门外藏着哪家探头探脑的小猫？再

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我也变不出小鱼干来。」

我鼓起腮帮，不与他扭捏，手持花枝行至他跟前，见他研墨认

真，忽而福至心灵，将手中梅枝向他轻轻丢去。

他闻声抬头，轻轻一笑，玉琢似的手随意地接住了花枝，而后

抬手，将其置于鼻间轻嗅。红梅白衣，美不胜收。

我瞧着面前如画景致，心念微微一动，唇角弯起，笑道：「送

我的扇子上别画竹子，画梅花吧。」

少年颔首，旋即放下梅枝，挽袖提笔挥毫。作画时身姿清隽挺

拔，举止清贵好看。

我不出声扰他，放低了脚步坐至临窗软榻。榻上的几案置着几

卷诗书，我随意拾了一卷倚在榻上翻看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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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案前作画，我在窗边翻书，案前诗歌染墨香，窗外莺声并

鸟语。时光未央，岁月静好。

我本在专注地看书，翻过一篇书页时，看到一枚权作书签的柳

叶，柳叶下是一首仿佛为书主人所喜的诗。我唇角弯起，视线

从书卷移开，悄悄抬眼看他，却见少年眉眼含笑，亦在看我。

我眉梢轻挑，复而垂下眼睑看他以柳叶标记的诗句，轻笑道：

「华郭春光欲暮时，采绳争蹴夜忘归？」

他淡淡一笑，搁置了手中狼毫笔，接道：「佳人不道罗纨重，

拟共杨花苦斗飞。」

我小心地合好书卷，眼睛明亮，眸中笑意沉浮，抬眼看他，唇

边浮起一丝浅笑，与他无理取闹道：「全怪你标记的这首诗，

惹得我想荡秋千了。」

他略略思忖，旋即笑道：「我为你扎个秋千架，如何？」

我眉眼弯起，自是十分欣喜，可欣喜之余又有警觉，挑眉看

他，不解道：「何故对我这样好？」

他挑眉看我，唇角笑意清浅，道：「权作上次卖队友的补偿，

挽回一下我在你心中泯灭人性、沦丧道德的形象？」

我眼中划过笑意，唇角弯起，轻笑道：「好说好说，日后你在

我心里，便是充斥着人性主义色彩，闪耀着道德品质光辉的大

好人啦！」

少年但笑不语，模样却十分受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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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他果真为我扎了个秋千，安在一院芳菲中，丝绳长长，横

枝袅袅。我初初见到时，心底真真是止不住的欢喜。

明媚春光里，我坐在秋千上轻笑着回首，瞥见红深绿浅的花廊

下，身形皎皎恰若玉树临风的白衣少年。他长身鹤立于廊下，

一枝斜曳的花枝从白墙黛瓦间探出，疏疏漏漏地遮住他的脸，

有花瓣在他周遭轻柔地打着旋。

我眉眼弯起，手指置于唇间，极其轻佻地向廊下美无度的少年

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

少年微微一怔，旋即一笑，冉冉行至我身后，一双美得好似白

玉琢就的手握住秋千丝绳，竟为我推起秋千来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略有些不敢置信，少年却是自然而然的模样。

久而久之，我便也不觉有异，安然坐在秋千上，略仰起一张

脸，眼底有笑意浸染，唇角不自觉弯起，笑得明媚肆意。正玩

到兴处时，少年推秋千的动作却是一顿。

我探究般抬眸向他看去，却见少年轻轻一笑，声音缥缈，携一

丝如梦似幻的意味，薄唇轻启，道：「今日总归明了，何为倾

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」

我不敢再看他，仓促地垂下眼睑，神情淡然，仿佛心跳从不曾

乱过。

他见我不语，唇角微微弯起，一声低沉的轻笑溢出胸腔，而后

松开秋千丝绳，后退一步，淡淡道：「别再对我这般笑了。」



2021/8/25 知乎盐选 | 白头吟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273616800157614080/section/1273696275863556096?utm_source=wechat_session&utm_medi… 10/28

声音清如流水击玉，却无端教人觉得寂然。少年言罢，便转身

进了竹舍，遗下一个出尘的背影。

我微微一怔，尚未反应过来，回过神时只我孤身一人坐在秋千

上，身后推秋千的人却不在了。我垂下眼睑，有一搭没一搭地

荡着秋千，心下忽然便觉得无趣起来。

存了与少年较劲的心思，我重新荡起秋千，笑得愈发张扬，恨

不能笑声透过门窗，飞到他耳边去。

正竭力扮演着一个人的独角戏，却突觉一阵异样，循着直觉抬

眼望去，瞥见墙头处伏着个紫衣少年。少年身形掩映在青葱槐

叶中，一双眼灿若星子，正定定然看着我。

被这紫衣少年蓦地一惊，我险些撒了握着丝绳的手，顺着惯性

跌下秋千去，好容易才稳住了身形。与那紫衣少年四目相对

间，瞧见他生得十分英气好看，剑眉星目，清俊自然，端的分

明是正人君子的模样。虽然形迹可疑，却叫人生不出恶感。

于是我眉梢轻挑，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十分好心地提醒道：「你

是哪儿来的小贼？看你生得好看，我奉劝你快些离开，我师父

厉害着呢！」

那紫衣少年却只一味怔然地看着我，不曾应我，也不曾依言离

开。

我抿了抿唇，欲再与他说话时，却听见竹舍中的白衣少年正轻

声唤我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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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，淳儿，你在与谁说话？

淳儿？

淳儿！

我陡然睁开双眼，从榻上猛地坐起身来，竭力平复心绪，从梦

中挣离开。可思及那少年所唤的名字，心脏便不受控制地剧烈

跳动起来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昨儿与公子提过这

个名字，夜来入梦不足为奇，不过是梦罢了，做不得真。

此时尚不过四更天，我心底这般想着，重新躺回了榻上，却始

终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索性起身摸出火石点燃灯台蜡烛，借

着光亮打开了枕边的木匣。我将木匣抱在怀中，伸手轻轻按下

机关，取出雕花木盒中的字条来，于暖黄的灯光下细细揣摩。

我低垂下目光，眉眼沉静，不悲不喜地看着掌中字条，手指轻

轻拂过字条边缘。这动作太过自然，仿佛在那段被我遗忘的漫

长岁月里，我曾这般做过无数次。

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那个藏在心里不愿忘却的人究竟是谁呢？为何一看这字条，我

心底便这样难过呢？

枯坐至天明后，我收好了木匣，梳洗打扮好便去葳蕤居寻夫

人。今日来得太早，夫人尚未起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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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嬷嬷为我搬来一张小凳，笑道：「昨儿夜里夫人熬夜看时兴

话本，睡得有些晚了，姑娘且先等等。」

我闻言唇角弯起，笑道：「我素不知，夫人也看话本？」

刘嬷嬷笑道：「内宅无趣，我等老婆子只知杂事，与夫人谈不

到一处去，除却小姐，便只有姑娘能引得夫人多笑一笑。」

正与刘嬷嬷低声说话间，房内夫人已然转醒。我随刘嬷嬷进房

去，见罗榻上夫人惺忪着一双睡眼，似是半梦半醒的模样，枕

边还放着一册话本。

我迎上前，扶着夫人起身后，俯下身为她整理床榻，一面笑

道：「月亮不睡我不睡，太阳不起我不起？」

屋中侍奉着的嬷嬷皆笑出了声来，夫人本对坐在铜镜前由人梳

头，闻言回过头，佯怒瞪我一眼。

我吐了吐舌头，再不说话，老老实实整理好被褥枕头后，去至

夫人身边为她挑选钗环。稍稍思索后，我择中了一支花样典雅

的翡翠玉簪，呈与夫人看，笑道：「映妆以为，唯有翡翠簪子

压得住夫人今日穿的盘金马面裙。」

夫人轻轻一笑，拿过簪子在发间比了比，旋即簪上，笑道：

「当真是十分适宜，日后我佩的钗环都由映妆捡择好了。」

言罢，夫人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叮嘱道：「稍

后晚妍要来请安，你与她好好说说话。我这双儿女随了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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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，性子生得倔。你向晚妍递个台阶，她自会顺着台阶下

来。」

我知她用心良苦，心底也盼着与小姐和好，连忙点头称好。

夫人见状总归放下心来，轻笑着吩咐众人去准备小姐喜欢的吃

食。众人领命去了，只遗下我与夫人二人。

我侍奉夫人洗漱好后，扶着夫人去榻上坐下。夫人将一落座，

小姐便姗姗而来，向夫人行罢礼后，便在夫人身边坐下，轻笑

着唤了一声母亲。

嬷嬷们呈上了数盘糕点，又端来一碗燕窝粥权作夫人早饭。夫

人品一口粥，旋即笑着问道：「听张嬷嬷说，近日你常出府，

都去做了些什么？」

小姐笑道：「与我交好的一位姐妹家中为她办了江春宴，她请

我去替她参谋，还托我请哥哥去。」

夫人轻笑一声，道：「那辰儿可应了？」

小姐摇头，语中颇有无奈，道：「母亲又不是不知，哥哥从不

曾为哪位女子收过心，岂会去赴结姻亲之缘的江春宴？」

夫人垂下视线，轻声道：「这话说得不对，你哥哥曾赴过一场

江春宴。」

我本微低着头伫在夫人身侧，闻言不自觉抬眸向夫人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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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人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侧首向我轻轻一笑，不疾不徐道：

「那年他十六岁，回府与我说他想娶一个姑娘。我初时还不

信，以为他不过是一时新鲜，谁知他竟真的去赴了那场江春

宴。」

小姐轻「咦」一声，道：「我倒从不曾听哥哥说起过，后来

呢？」

夫人轻叹一口气，道：「那位姑娘未择中你哥哥，而是与一个

弹琴的公子定了亲。从那以后，你哥哥便再没弹过琴。」

我垂下眼睑，想起那夜从公子指尖泄下的泠然琴声。那时他弹

罢一曲，神色忧伤，唇边偏露出笑意一点，问我此曲如何。我

心下只觉寻常，却不知其间还有这样的故事。

小姐眉头微微蹙起，问道：「那是谁家的姑娘？我可曾认

识？」

话音将落，有嬷嬷上前通禀，神情肃然，道：「夫人，前厅有

冰人造访，请您去一趟。」

夫人与小姐对视，眼底皆有疑惑。夫人问道：「是谁家请的冰

人？」

嬷嬷略略迟疑，道：「便是宋尚书家。」

小姐闻言垂眸不语，夫人则侧首看我一眼，目含探询之意。我

心下亦是茫然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示意此事我亦不知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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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人收回视线，从榻上站起身来，拂了拂袖，道：「走吧，都

随我去看看。」

夫人与小姐走在前面，我紧跟其后，不知为何只觉心乱如麻，

将入厅堂时，右眼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。

冰人坐于位上，见了夫人忙起身道喜，笑道：「娶妻如何，匪

媒不得。我受人之托，造访贵府，与夫人议一桩门当户对的好

亲事。」

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敢问冰人是受谁所托？」

冰人笑道：「受宋尚书所托，说和宋公子的姻亲。夫人必然知

晓宋公子，年纪轻轻已名列大理寺少卿，生得又是一副好相

貌，可是名满京都城的佳公子。」

夫人轻轻颔首，道：「我自然知晓小宋大人，只是不知冰人是

替小宋大人牵谁的线？」

冰人闻言微微一愣，旋即笑道：「夫人说笑了。您膝下只得一

位小姐，不为秦小姐牵线，难道是为秦公子搭桥？」

话出，满堂寂静。

夫人品茶的动作一顿，小姐亦不敢置信地抬头向我看来。我怔

然立在原地，脑海一片空白，说是如遭雷击也不为过。

那冰人恍若不觉，笑盈盈道：「秦小姐亦是名满京都城的闺

秀，秀外慧中，才貌双全，与小宋大人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

儿！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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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人放下杯盏，淡淡道：「冰人莫不是在与我说笑？」

冰人连忙摇头，信誓旦旦道：「怎敢与夫人说笑？小宋大人便

候在府外，只待与夫人面谈。」

夫人冷哼一声，吩咐道：「去请小宋大人，我今日倒要看看，

他能予我个什么说法。」说罢，夫人担忧地回首看我，轻声

道：「这里交给我，你下去歇着。」

我摇摇头，从喉咙里挤出声来，酸涩道：「夫人不必担心，我

要听他如何说。」

小姐看着我欲言又止，终是垂下视线，沉默不语。

不多时，厅外行进一清隽身影，形茂恰如芝兰玉树，容仪清

俊，轩轩韶举。他今日穿的仍是一身紫衣，袖间以银丝绣了暗

纹水波，行步时衣襟微微拂动。他踩着洒落在地上的日光，便

这般静静走来。

夫人瞥他一眼，问道：「小宋大人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」

他立于堂前，目光透过众人落在我身上，只一瞬息，便收回了

视线，不偏不倚地正视前方，轻轻一笑。

我眼底氤氲开雾气，透过雾气，模模糊糊地看到那个昨日还说

非我不娶的男子，跪下向夫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大礼。

他说，我自然知道。

他说，秦家小姐温良端娴，堪为吾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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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，幸承冰语，愿结良缘，宋家引默在此求娶秦家晚妍，结

两姓之好，谛姻亲之缘，万望夫人成全。

眼中雾气消散，复而凝结成珠，眨眼间便从目中滚落而下。我

吸了吸鼻子，生生将余下的眼泪逼回去，淡漠地看着堂前那道

紫色身影。

夫人冷笑一声，不待她开口，另有一道颀长的白影踏光而来。

衣衫月白，纤尘不染，眉宇如画，其间风流天成，却盖不住神

色冰凉，如覆寒霜。

宋引默如有所感，立起身来回首看他。

他冷冷一笑，迈步上前攥住宋引默的衣领，抬手便是一拳。一

拳作罢，又是一拳，仿佛心底积压的愤懑总归找到出口，尽数

宣泄在拳脚之间。

小姐惊呼出声，欲上前阻拦却被夫人拦住。夫人神色淡然，移

开视线不忍再看，轻声道：「由他去吧。这口气你哥哥已忍了

许多年。」

宋引默只淡淡看着他，嘴边流下一线殷红，模样狼狈至极，却

始终不曾还手。

他终于停了手，从怀中掏出一方锦帕，细细擦拭双手。擦拭作

罢，将锦帕轻飘飘地丢在地上，极为厌弃的模样。

他忽而一笑，淡淡道：「宋引默，你以为你只负了她一次

吗？」他说这话时唇角弯起，声音仿佛凝了冰，冷得教人如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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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窖。

宋引默闻言，身躯微微一颤，旋即闭了闭眼，再睁眼时，抬袖

拭去唇边殷红，面上仍是无谓的模样。

公子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杀意，冷声道：「你明知她是谁，你明

知她心悦你，辜负一次不够，还要辜负第二次吗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上前将宋引默扶起，触到他的手时，他身体有一

瞬的僵直。待他站好，我收回手，向他轻轻一拜，竭力掩住面

上情绪，道：「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躞蹀御沟上，沟水

东西流。祝大人云程发轫，得偿所愿。」

言罢，再向公子拜了一拜，转身欲走时，却发现公子不知何时

拽住了我的衣袖。远处一抹流离天光，却远不及他耀眼。他正

看着我，目如秋水照人寒，眉眼美得只应画见。

我弯了弯唇角，欲说话时，他却松开了我，垂下眼睑，掩住目

中万丈波澜，淡淡道：「我骗过你两次，一次是你问我可曾听

我弹过琴，我骗了你，说不曾。另一次，待你回来我再告诉

你。」

我知他是担心我一去不返，轻轻一笑，点头应了一声好。

他见我应承，松了一口气的模样，轻声道：「去吧。」

我依言转身离去，背过身的一刹那，眼底按捺了许久的泪颓然

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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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走出几步，公子便唤住了我。我脚步一顿，顾及脸上狼狈，

不曾回过头，只得听他在我身后轻声道了一句我等你。

我眼底蒙上蒙蒙的雾，眨了眨眼，又无声地滚下一串泪珠，忙

抬手粗暴地拭去眼泪，背对着他点了点头权当应过，而后步履

仓促，落荒而逃。

我心底浮现着一个隐隐约约的猜想，这猜想不住在我脑海中激

荡，几近压过了心里汹涌的悲伤。它在我耳边喃语，不住地催

促我，教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印证它是对是错。

我到了夫人的葳蕤居时，院中一片寂静，一个仆婢也不曾留。

我极其轻易地推门进了夫人的房间，抬眸扫视一圈屋内陈设

后，径直去往妆台，握住冰凉的黄铜柜柄，拉开最下一层木

柜，缓缓露出柜中静静躺着的五卷画像来。

我垂下眼睑，辨认出最靠外的画像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幅，而

后伸手拿出柜中最里的画卷来。系着画卷的不过简简单单的一

个结，我却解了许久才解开。

画卷一点一点在我面前铺展开，待我看清画中人的面目后，心

觉梦中持花作剑，一身风骨的少年总归有了脸。

眼睫轻轻一颤，旋即一滴泪砸下来，晕开画中少年月白衣襟的

一点。

那少年生得一副湛然若神的好容颜，眼如盈盈秋水，眉似淡淡

青山，眉眼盈盈处，人间春色尽揽。他着一袭出尘白衣，眼含

一丝睥睨，生生压过人间风月无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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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勾唇一笑，又忍不住落下泪来，心想这便是我梦中的少年，

若这不是，便再无人是。

除却葳蕤居，还有一处要去。我竭力抑制住双手的轻颤，将画

像轻柔地卷好放回柜中，而后离开葳蕤居回房，从枕边木匣中

取出一沓银票，垂眸略一思忖，将自碧清泉宫后，再未派上用

场的獬豸符揣入了怀中。

我到天香楼时，时辰已近正午，楼中食客熙攘，侍者穿行其

间，或引路，或呈菜，分工井然有序。

甫一进门便有侍者上前招呼，侍者笑得热络，问道：「姑娘哪

边就座？」

我抬眸，望向二楼最里处房门紧闭的雅间。侍者见状面露为难

之色，微微皱了眉，欲与我解释时，我从怀中掏出獬豸符示予

他看，问道：「这样也不能进？」

侍者微微一愣，忙躬身伸手相请，道：「能进！自然能进！贵

人这边请！」

我垂下眼睑，跟随侍者上了二楼。侍者将为我推门时，我拦住

了他，兀自上前一步，在门前伫立片刻后，抬手轻轻覆在了门

上。这是一面雕琢着万字穿花的红木隔扇门，与我梦中所见别

无二致。

我屏住了呼吸，手上稍稍用力，将门缓缓推开。雅间内轩窗半

开，窗外天光徘徊，其下临窗而置的紫榆翘头案是梦中见得的

模样，所设檀木屏风亦分毫未变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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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眼睫微颤，缓步迈入其间，每走一步都有明灭的画面涌现。

这里我曾与那少年隔着桌案对酌，这里我曾捧着脸抬眸偷看那

少年，这是我躲过的屏风，这是我行过的地砖。这才不是梦

境，我曾在此间真真切切地邂逅过一个清风明月般的少年。

那少年卖得一手好队友，可他偏能转瞬间便笑得无辜好看。他

曾清立于此，一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微微一弯，醉倒了天际韶

光一片。

侍者引我入座，笑道：「这处雅间虽不开放，可东家有令，每

日都洒扫着，十分洁净。」

我回过神，握紧了手中的獬豸符，问道：「你们东家可是姓

秦？」

侍者点头，道：「贵人既拿着此符，定然是我们东家极看重的

人，我等不敢懈怠，敢问贵人吃什么菜？喝什么酒？」

我勾了勾唇角，道：「便要酒，要此处最烈的酒。」

侍者见我神情不似说笑，亦不多问，依言去了，不多时，除却

拿来一壶酒外，还呈上了几碟小菜。

我拿起酒壶往杯中倒酒时，侍者正布置碗筷，布好一副后，略

略迟疑，旋即问道：「贵人昨日是与一个紫衣公子一道的，稍

后那位公子可要来寻贵人？」

我倒酒的手微微一顿，轻放下酒壶，竭力作出风轻云淡的模

样，轻声道：「只我一人，从此以往，他都不来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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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者闻言轻瞥我一眼，自知失言，小心翼翼地退将下去。

我执着酒杯，浅酌了一口杯中酒，心道这酒果真是烈酒，甫一

入口，火辣辣的滋味从咽喉一路烧至腹中。我酒量不算好，可

偏要逞强般饮尽一整杯酒。喝得太急，呛出两行泪来。伸手欲

将之拭去，却无论如何也擦不干，不住有泪水顺着脸颊淌下。

我索性不再擦拭，任眼泪空流，手执酒壶结结实实地倒满一杯

酒后，再度抬手饮尽。两杯下去，目中已泛起浅薄的醉意。

孤身喝酒委实无趣，我提着酒壶起身，步履略有蹒跚，行至栏

杆处凭栏独立，手肘搁在栏杆上，轻轻撑着头。

视线略往下偏，我瞧见楼下有一桌宾客推杯换盏地饮酒，杯杯

盏盏喝得爽利，不由轻笑一声，觉着虽是旁人在喝酒，那酒却

仿佛像是喝到了我腹中去，十分酣畅淋漓。正看得起劲时，那

桌宾客却撤了席，似是要走的模样。

我连忙扶着栏杆从楼上追将下去，努力克制住身形的摇晃，阻

拦道：「兄台莫走！继续喝。」

那桌客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有一人率先出头，道：「姑娘这

话好没道理，我等若依姑娘的话留下来喝酒，难道姑娘要买单

不成？」

我唇角勾起弧度，身形略显摇晃，提着酒壶行至账台处，从怀

中掏出一张银票拍在台案上，偏过头，眼含一丝醉意，道：

「便依兄台的言，今晚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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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人：「……」

古代酒楼到底不是酒吧，不曾有尖叫，也不曾有掌声，唯那桌

客人笑得爽朗。其中一人笑道：「姑娘好魄力！我等却不能白

喝一个女儿家的酒，今日便当是我等做东，请姑娘喝酒，如

何？」

我自不推让，入席坐下，将我手中提着的酒倒予众人同饮，

道：「今日既是诸位兄台做东，来日相逢便我请诸位喝酒。」

说罢，执着酒杯向几人虚虚碰盏后，抬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有一人问道：「姑娘一人来此处喝酒，可是有何郁结不解？」

我将酒杯轻放于桌上，垂下眼睑，喉咙略有些干涩，道：「谈

不上郁结，只是觉得自己可笑罢了。才得知自己是个负心女，

却又遇上个负心汉。呵，简直狗血。」

另有一人叹道：「若说负心汉，谁又敌得过那个人。」

他话音将落，在座众人要么哀叹，要么怒哼，再碰了一轮酒

后，那人才继续讲道：「姑娘可曾听过一句流传民间的话，昭

国双璧在，狄人莫敢犯？」

我伸手轻轻按着太阳穴，道：「我只知秦将军被誉为昭国一

璧，却不知有双璧之称。」

那人抿了一口酒，道：「昭国双璧，一璧是秦将军，一璧则是

燕郡王。」

燕郡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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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明是头次听闻，却无端叫我觉得万分熟悉。眉头不由紧锁，

只觉从太阳穴泛出一阵一阵的疼来，且这疼痛有愈演愈烈的趋

势，勉励才将其稍稍抑制。

那人继续道：「燕郡王本是侠客出身，他是我等江湖客心中的

神祇。彼时昭国朝廷动荡，北有突厥战火连绵，南有戎夷虎视

眈眈。风雨飘摇之际，是燕郡王扶持当今圣上登上御座，重振

国祚，也是燕郡王与秦将军联手，一南一北御敌守疆。那时谁

能料到，燕郡王竟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？」

他言尽于此，似是不忍再说下去。于是有一人续着他方才所

说，叹息道：「燕郡王有一女，若还活着，想来应与姑娘一般

年岁。五年前，燕郡王为爱女办了一场江春宴，可谓揽尽天下

英才为女择婿……」

许是喝多了酒，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眩，眼前景象略显

模糊，唯有那人的语句声声清晰入耳。他说至此处时，我想起

我曾做过的一场梦，梦中有个温婉妇人牵着我的手，与我说，

昭国顶好的儿郎都在，他既是能教我们奴奴心心念念的人物，

自然也会在。

「谁知人中龙凤里，陶小姐择中的却是一个负心汉。那负心汉

便是宋尚书家的公子，现今已是大理寺少卿。昔年江春宴上，

陶小姐对少卿大人一见倾心，遂缔结姻亲之约，只待陶小姐来

年及笄，二人便可大婚……」

原是宋引默，竟是宋引默。有泪盈盈于我睫上，旋即垂落，悄

无声息地湮没于衣襟。那个互表心迹的月夜，宋引默说，我是

有一桩婚约，是我父亲与那位大人做的主张，我并不情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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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我心际只有两情相悦的欢喜，竟忘了问上一句，既不喜

欢，既不情愿，何以妥协，与陶小姐定下一桩注定要辜负她的

婚约？

「可陶小姐与宋少卿定亲不过半月，燕郡王竟被扣上了行刺圣

上的谋逆之罪。三岁小儿都知燕郡王忠君敬上，国士无双，怎

会谋逆！？可圣上偏信了刑部呈上的查证，判处陶家满门抄

斩。为示清白，宋尚书请旨督刑，宋少卿亦随其往。江湖上一

直有传言，那桩行刺案是宋尚书的手笔，而宋少卿做得更绝，

亲手用弓箭射死了未成婚的妻……」

我只觉头疼，额上已冒出了冷汗，十指紧攥成拳，指甲刺在掌

心，刺出尖锐的疼。宋引默说，那桩婚约不作数的。那位大人

家中生了变故，全府无一幸免，他的女儿亦涵括其中。人不在

了，婚约自然不了了之，算不得辜负。可若真如这位酒客所

说，他如何不算辜负？他凭何这般心安理得？

思至此处，头疼更甚。虽疼痛难忍，却莫名使人清醒，先前微

醺的酒意也散去了八九分。

那人说罢，在座诸位皆长吁短叹起来。最初与我说话的那人轻

叹一声，抱着酒坛灌了一口酒，而后大剌剌地用衣袖拭去唇边

酒渍，道：「燕郡王古道热肠，不少江湖客都受过他的恩惠。

燕郡王的旧交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你们必然听过他的名

号。」

另有一人笑道：「何须你说？我等都晓得，便是不问世事多年

的出泥老人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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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垂眸思索，想起回雁山赏桃花那日，公子携的酒便是出泥老

人酿的桃花醉。三皇子求不来的酒，公子万分轻易地便拿出了

两坛。这般说来，公子与出泥老人怕是交情不浅。若我梦中的

白衣少年是公子，那师父又是谁？

我捏紧了酒杯，问道：「兄台口中的出泥老人，可是以竹舍为

居，极爱栽培奇花异草？」

那人点了点头，笑道：「确如姑娘所说，出泥老人不喜过问江

湖事，终日醉心花草，医术极其精湛，可谓当世华佗。」

我连忙追问道：「兄台可知，出泥老人现在何处？」

那人微微一愣，答道：「出泥老人行踪不定，他在何处谁也拿

不准。我只知出泥老人在京郊丛云山有一处竹舍，他在不在却

要另当别论了。」

他身侧落座的人嗤笑一声，道：「这话权当白说，谁不知出泥

老人在丛云山有房舍？可丛云山这样大，即便兜兜转转找到那

处竹舍，也会被竹林阵法阻隔在外边。」

我微微蹙眉，记起梦境中的竹舍外确乎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

竹林。当即便从位上起身，以江湖人的礼节抱拳向几位酒客鞠

礼告辞。

侍者将我送出酒楼后，我递了一张银票予侍者，道：「方才几

位侠客的酒钱皆算在我头上，若他们问及，便说是我的谢

礼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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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者应承后，我便去最近的驿站雇了一辆马车赶往丛云山。驾

车的车夫听闻我是去丛云山后，笑道：「倒也是奇，近日里去

丛云山的人多得很。我昨儿载一个大侠去丛云山，在路上瞧见

了好几辆官老爷的车架。荒郊野岭的，也不知他们是去做些什

么。」

我沉默不语，心下略松了一口气。丛云山奇峰险峻，无甚景

致，唯一能为众人瞩目的，怕是只有居于山中的出泥老人。眼

下有这样多的人前往丛云山，出泥老人定然是在的。

此前所喝的酒渐渐生出后劲来，催促车夫再快些后，我闭上了

眼睛倚靠着车壁养神。

马车一路疾驰，有风微微掀动起车帘，轻柔地吹拂在我脸上。

我睁开眼，觉得清醒不少，伸手掀开车帘，靠将过去向外张望

一眼。

此时正行在一条略有些坎坷的泥路上，路两边草木繁盛，稀稀

落落地生着一种罕见的花树。车轮过出溅起点点尘埃，路面上

残留着车辙往返的痕迹，像是新留下不久。看清路况后，我便

放下了车帘，心里隐约觉得曾不止一次行过这条路。

在马车上颠簸了近两个时辰，车夫才勒令马匹停下。下车后，

我活动了好久才觉周身酸痛稍稍缓解。

车夫略有歉意地对我一笑，伸手指了指面前一条羊肠小路，

道：「马车不能上去，只能送姑娘到这儿了。姑娘只消沿着这

条路走，便能上丛云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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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向车夫道了一声谢后，便沿着这条小路入了山。

时至午后，分明该是太阳最炽热的时辰，山间拂过的风却是冷

的。孤身行在山间小路上，说不害怕自是假的。我怕得紧，怕

迷路，怕野兽，怕虫蛇，稍有风吹草动都能引得我一阵心悸。

可再怕又如何？若我因此刻的怕而中途放弃，就此掉头而去，

我的过去、我与公子、与宋引默的纠葛怕是穷尽此生都找不到

谜底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，我必须找到出泥老人，只要找到他，一道道尘

封在记忆深处的谜题便都能迎刃而解。为此，我披荆斩棘，一

往无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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